
隔墙闻到栀子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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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农历五月， 栀子好像约好似
的竞相开放了。

早晨上班从一户人家院外经过，远
远就闻到一股股浓酽馥郁的香味， 我知
道这是栀子花香。 只可惜这户人家常年
举家外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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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铁将军”把
门！我不知道院中栀子棵有多大？花开多
少？ 单凭这浓浓的香气，已使我迈不动了
腿———因为我对栀子特别有感情！

搬新家之前， 我家院子里种有两棵
栀子：一棵大花栀子，一棵小花栀子，每
年都能酿造满院栀子香。 一进入五月，栀
子就像十月怀胎的孕妇开始分娩了：那
羊脂玉般的花瓣在翠色欲滴的枝叶间格
外醒目，十分妖娆。 像一群着一袭白衣的
仙女，翩然于碧玉般的瑶池之上。

院落中的栀子就像古时候深居浅出
的大家闺秀，让你只闻其香，难见芳容。它
不会像红杏那样轻易出墙。我喜欢它洁白
无瑕的品质和不张扬的个性。它的矜持内
敛，曾令无数文人骚客垂爱它，娇宠它、呵
护它、歌咏它、赞美它。 它的开放，给天地
间增添了芬芳、增添了诗意、增添了娇媚、

增添了谈不尽的话题、增添了充满溢美之
词的诗词歌赋。 诗圣杜甫在《栀子》中写
道：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 于身色有
用，与道气相和。 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
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红波。把栀子刻画
得尽善尽美， 强调它的美丽与众不同：高
贵典雅、美丽别致。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大诗人刘禹锡也曾盛赞栀子： 蜀国花已
尽，越桃今已开。 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
来。 且赏同心处，那忧别叶催。 佳人如拟

咏，何必待寒梅。赞颂了栀子花适时而开，

色彩艳丽，香压群芳。 表达了他爱栀子的
色，更爱栀子的香……

搬新家之后还没来得及栽种栀子
花，但隔墙闻到栀子香还是那样亲切，那
样有感情。 一股股栀子花香让我陶醉，让
我痴迷。 我想：老院中的栀子也该满枝头
绽放了吧？ 不会是一朵、两朵、几朵，应该
是满枝头白花，雪似的覆盖了青枝碧叶。

浓浓的香气仅凭一把铁锁是无能为力
的，也会像我所经过的院落一样“墙里开
花墙外香”的！

我有点急不可待了， 我决定下班之后
即刻赶回老院，去近距离地欣赏我的栀子，

去零距离地闻闻那醉人的芳香。 我匆匆赶
到办公室，不知哪个学生投我所好，已在我

办公桌上放了一朵白荷似的栀子花。 洁白
肥硕的花瓣上似乎还带有清晨的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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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的空间全被它的香气占据着；盛
开的花瓣中间露出金黄的花蕊。 就是这玉
包着金的尤物，使我浮想联翩，使我踯躅于
途径的院落之外，惶急于去学校的路上，急
切地想重回老院。不曾想，学生一朵栀子的
馈赠使我坦然了：常言说，看景不如听景。

真的回到老院，也不过如此！也只能过一过
眼瘾，饱一饱嗅觉之福！

一花知春，一叶知秋。 别说已经目睹
了桌子上一朵栀子花， 就是隔墙闻到那
浓酽栀子花香， 也知道已是栀子开放的
季节了，也知道飘着荷香的五月、忙着收
割播种的五月、带着艾香、粽子香的五月
来到了！

杨家山流光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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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子吟
———赠桂慕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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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为官者多矣，为文者亦多矣。然亦官亦文
者、先官后文者鲜，官声文声俱佳者尤其鲜也。 有
桂公慕李者，世居中原腹地信阳，一身正气，两袖
清风，离而不休，著作等身，是为先官后文，官声文
声俱佳之典型也。 其言其行，令父老刮目，乡亲景
仰，百姓口碑，树于民间。 吾辈不揣浅陋，冒昧作
“桂子吟”歌而咏之曰———

八旬翁，为公仆；身材高，体不瘦；不打牌，

不喝酒，不钓鱼，不跳舞。 从政很久，离休日久，

伏案太久。 成天价依窗苦读，孤灯下龙蛇笔走，

惜时日作文不休。 不计晨昏，不闻更漏，忘记了
冬夏春秋。收集资料挥大笔，把国事家事大事小
事今事往事伟人风范敌我斗争革命历史仔细
录。 二十余载寒暑，手稿积得几尺厚。 著《我的
一生简单回忆》，写《金瓶梅后传》，辑《四大名
著诗词》，一鸣惊人，众友人为之刮目；编《共和
国风云三部曲》上下集，《风流人物看今朝》，汗
水浸透，心血浸透，精力浸透，伤筋劳骨。 没见
过添香红袖，也未与狐仙邂逅。落得个脊强项硬
研生腕肘，须眉皆白满脸皱，眼花耳背发稀疏，

心肌缺血大脑缺氧诸病缠身，“三高” 悄然上层
楼，前列腺“肥”得人难受。

忆当年，有先祖，由皖迁豫。扎根固始，黄柏堰
村作佃户。世代务农，纳税交租。慕李生于一九二
九，缺吃穿，受饥苦；六岁启蒙进私塾。 二年半，读
经书。 家贫辍学，牧牛五载，仍不忘也者之乎。

雄鸡一唱迎解放，少年壮志，投身革命队伍。

废保甲，建政权，剿匪反霸，减息减租；打土豪，分
田地，征税筹粮，支援前线，一马当先，义无反顾。

当过民选乡长，区委文书；“三反”整风入党，

头角崭露，调到县委组织部。 升任区委书记、县委
委员，与王宏月喜结连理，夫妻携手，呼吸相通，风
雨同舟。

农业合作化，建立“互助组”；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迎风舞； 大办钢铁“放卫
星”，“粮食高产”强征购。你竟然实话实说，不愿随
波逐流。还同情右派，反对无情批斗，自然是“思想
右倾”，被人监督。“粮食关”食堂断炊，眼看着家中
父母挨饿，饥肠响如鼓，无力施救，泪往心里流。生
子时遭免职，下乡住队，两天无食，求饭仓库主任
处。 三碗下肚，至今尚铭恩，世代念好友。

多桀仕途，人生低谷。 写不完的检讨，无休止
的批斗。身心俱疲，忧愤满腹。无奈何，照抄“县委
结论”，方才得“蒙混过关”。奉调县“农场”，又遭排
挤，境况依旧。

好在不久“一风吹”，拨云见日，恢复职务，

再任区长到桥沟。 一门心思抓生产，推行“三自
一包”，粮食丰收，棉花丰收，瓜菜丰收。 农民有
食果腹，村中再起歌舞。 “四清运动”遭棒喝，成
了“怀疑对象”，只因再次“走错路”。 “文革”动
乱，在劫难逃，翻来覆去，“屡犯错误”。 曲曲折折，

沉沉浮浮。好容易证清白、“放包袱”，进常委、当部
长，正可一展宏图，你却是“本性难移”，“埋头拉车
不看路”。厌烦了打打杀杀你争我斗，写申请、离故
土。到地区“五七干校”，世外桃源，偏居一隅，挣脱
羁绊，重获自由。狠抓生产，整顿校务，让这里条件
改善，增产增收，被誉为干实事的能人，抓经济的
好手，“同学们”人人信服，赞不绝口。你却不自满，

不停步，还常怀，天下忧：大局定否？国基稳否？百
姓安否……桩桩件件，挥之不去萦心头。

粉碎“四人帮”，东方风来满眼春，改革号角振
神州。 一纸调令到信阳，当选县长，拨乱反正绘蓝
图：兴工业，强农业，商转轨，民致富。 沤心沥血巧
运筹，县域经济大发展，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各项
工作拔头筹。

一生坎坷，官至“父母”；政绩赫然，有目共睹；

刚“耳顺”，便离休。无官一身轻，安静清贫，一个小
院，半壁旧书，两夫妇，相厮守，进进出出，朝朝暮
暮。你坦然依旧，谈笑依旧，忙碌依旧，等闲看夕阳
晚照，白云苍狗。

长天晚霞铺锦绣，功已成，名已就，志已酬，

鬃染秋，复何求？ 愿你珍惜好时候，心平气和，

粗茶淡饭，多些杂粮少点肉，吃得下、睡得香，笑
得出。 高兴时邀几个老友，置几碟小菜，喝几杯
小酒，作几段唱酬。 文兴悠悠，诗兴悠悠，酒兴
悠悠，谈兴悠悠。 常陪夫人，街上走走，买米买
菜买食油；公园里游游，河边溜溜，赏山川美
景， 听鸟声啁啾。 忘记今夕何夕， 不论天高地
厚，把功名利禄红尘俗事抛脑后，淡淡然坦坦然
安安然欣欣然，乐淘淘养神闭目，喜洋洋美不胜
收。 享幸福，活过百岁庆茶寿，把花花世界看个
够。文章嘛，莫强求。想写就写，不写就丢，可不
要起早熬夜，累坏了，老黄牛。

笔端流云 周明金

南湖头条 赵承先

石碑堰湾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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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于石碑堰湾中渠的林荫小路
上，清粼粼的渠水碧波荡漾。 渠两边绿油
油的麦地中， 点缀着这一块那一块的油
菜田，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散发着沁人
心脾的芳香。 远处红瓦粉墙的农舍，错落
有致地矗立在东南西面的山坡上， 掩映
在绿荫中。 北面沿淮河的大堤上，汽车、

轿车、摩托车、拖拉机穿梭奔驰，唱着生
活的牧歌。 远望去，整个石碑堰湾，风景
如画，生机盎然。 不禁勾起我绵绵情思。

石碑堰湾传说又叫石婆堰湾， 而小
镇上的人都叫它西湖。 与杭州西湖不同
的是，除了汛期，几乎常年无水，可以放
牧和耕种庄稼。 湖中间，原先通往朱皋有
一条大路，距北边沿淮大埂不足二里，却
与大埂平行。 与这条大路几乎垂直交叉
的南北走向有一条港（当地方言读着
“

jiáng

”），港上有座三孔的青石桥，距小
镇三里处。 离桥不远的东南方有一块不
足二亩，稍高于湖地面的荒滩，叫“石婆
滩”。 说来神奇，每逢汛期来时，淮河泛
滥，大水涌进湖里，整个西湖一片汪洋。

无论水涨多高，都淹没不了这块滩地。

传说这块滩上，很早以前有块石碑。

石碑旁常常出现一位满头银发、 面如
玉、目若朗月，眉宇间透着慈善之气的老
婆婆，人们称她为石婆。 她在湖里驱魔辟
邪，为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善事。

曾经救活许多溺水的妇女儿童， 也曾为
不少夜晚迷路的人指点迷津。 有位叫小
凤的童养媳， 因为不堪忍受婆母的虐待
和公爹的蹂躏，本想一死了之，夜里来到
三孔桥边，一头向港里扎去，又是石婆把

她轻轻托起， 带到很远的地方并成了一
位富翁的继承人。 多年后，这位叫小凤的
童养媳回来， 联合当地百姓在石婆滩上
建了一座庙， 当时及以后数百年庙上香
火相当旺盛。 虽然庙和碑早已荡然无存，

但是关于石婆的传说， 在当地却被传颂
得活灵活现。

我童年时期， 常跟随母亲到湖里拾
柴，逢收割季节便来湖里拾粮。 一般都是
早出晚归，中午通常不吃午餐。 累了饿了
就到港里洗把脸喝两捧凉水。 至今我还
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刚开镰割麦，因为家
里断粮没吃早饭，一大早就去湖里拾麦。

还没晌午，我就饥肠辘辘，头晕目眩，四
肢酸软，实在支撑不住了，母亲叫我到港
里喝点水，再到滩上躺一会儿。 而她自己
却拄着竹筐一步一挪地继续坚持拾麦。

我躺一会儿，便觉得心里好多了。 日头刚
点地，我们便回家了。 母亲赶紧把拾来的
麦穗揉成麦粒， 到邻居的磨上推成麦片
（不是现在市场上包装精美的成品麦片
那种， 而是因为刚拾的麦子湿， 磨不成
面，只能挤压成片状物）。 把麦片煮成糊，

这对我来说真是上好的美餐。 看我狼吞
虎咽的吃相，母亲竟至潸然泪下。 母亲那
辛酸的泪水虽只有点点滴滴， 却像暴风
骤雨捶打在我的心上。 我向母亲苦笑了
一下，放下碗夺门而出，不由自主地仰天
大吼“苍天哪……”

从那以后我似乎懂事了，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并顺
利地升上高中。不论在淮滨还是在潢川，上
学的来回，必须徒步经过石碑堰湾。六年时

间，每当我走到这里便禁不住潜意识地浮
现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母亲的身影。那时
我就想，这荒凉的西湖啥时能变成水深鱼
肥的人工湖，母亲能够一日三餐吃上饱饭、

穿上不带补丁的衣裳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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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暑假期间，公社党委书记陈广
友邀我陪同他们一起考察全公社如何兴
修水利。二十多天，我们跑遍了全公社的村
村队队。当我们来到石碑堰湾的时候，他们
计划在此筑一条拦水坝，在东西两侧山坡
上修两条滚岗渠，把石碑堰湾改造成旱涝
保收的良田。我在旁边插嘴说，将来有条件
时，可以把整个湖挖深，把挖来的土都堆到
石婆滩上，使石婆滩变成一座湖心岛，那时
岛上可建造一个水上公园，湖里蓄上水养
出鱼来，可要比种庄稼收入大得多。旁边有
个人笑道：“你这个想法虽然很美， 可只能
是个梦想！ ”

如今，堰北面大埂早已筑成，东西两
侧滚岗渠也已粗具规模，只是我那个“美
梦”似乎还很遥远。 不过我还是依稀望见
整个西湖碧波万顷，水下游鱼密布，水上
鹅鸭成群，莲花在湖面上摇曳，游艇在水
上徜徉。 尤其是那湖心岛上公园里宾馆、

餐厅、茶楼、健身房、游戏室以及其他楼
台亭榭布局合理，井然有序，巧夺天工。

树木花草也各及其所且疏密有致。 这时
我又好像看见母亲正笑逐颜开地与石婆
对坐在那茶楼临窗的座位上对饮呢……

如果母亲健在人世， 我真想跟她再到石
婆堰湾拾麦。 如果真有石婆的话，但愿她
保佑世上千千万万母亲免受苦难煎熬，

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